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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组方与术数关系探讨
———兼与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一文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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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一文认为基于现代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对 《伤寒论》组方规
律研究为其薄弱环节，提出从象数结合的角度研究 《伤寒论》组方的术数机制，涉及到 《伤寒论》组方规
律研究的导向与方法等重大问题。通过对术数概念演变的梳理，术数与象数思维以及数学方法关系的分析，
指出术数是中国古代哲学、科学、宗教信仰的综合，象数与术数之数的运用不同于数学方法; 《伤寒论》组
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等问题，本质上是基于临床经验总结的科学问题，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研
究，将此类科学问题回归到术数机制研究则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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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杂志》2017 年第 11 期刊登了“《伤寒
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1］一文，通过对
《伤寒论》组方规律研究现状的分析总结，认为运
用数学思维方式来辨治疾病是其不足，提出从象数

结合的角度，对 《伤寒论》113 方的药物、剂量、
煎服法及预后判断等进行归类、分析，逐方阐述其
可能的象数机制，还原中医处方的基本尺度。该文
涉及术数、象数、数学方法等与 《伤寒论》组方
规律相关的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由
于作者对相关概念没有进行理性的辨析与明确的说

明，很容易误导后学，故此商榷如下。

1 关于术数的古今认识

要研究 《伤寒论》组方的术数机制，首先必
须明确术数的内涵与外延。术数，也称为数术，其
概念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
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 《易》
之支流，傅以杂说耳。”又说: “中惟数学一家为
《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
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

之迂谈。”今人对术数的看法大体与此相近。如
《辞海》［2］认为，“术数，亦称数术。‘术’指方法，
‘数’是气数，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现象，推
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汉书·艺文志》列天
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并
云: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但史官
久废，除天文、历谱外，后世称术数者，一般专指
各种迷信，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
相、拆字、起课、堪舆等”。冯友兰［3］认为，术数
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

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积极的
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
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

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这些自然力是
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
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谭伟［4］指出，数术
是以天文、历法、乐律等科学知识为基础，以
“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为理论，以阴阳五行学
说为骨架，以数为手段，以种种方法观察自然界可

注意的现象，并以此推知人事，趋吉避凶，推测人

和国家的气数命运的方法或技术、手段，包括望气、
占卜、看相、风水、星相、算命、测字、圆梦等。
上述认识大致是基于现代人的认识评判古代术

数。其实术数在古代是一种专门之学，其地位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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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因时代而异，大体上经历了从巫术到科学与迷信

混杂，再到迷信的演变过程。陶磊［5］曾对巫术到
数术的嬗变有过专门论述，认为数术与特定的天道

观宇宙论联系在一起，本身具有信仰的内涵，其兴

起在东周以后。数术从实用层面上看，与巫术性质
相近，都是一种趋吉避凶之术; 从信仰的角度讲，

二者有根本性的差异，巫术的背后是神灵信仰，而

数术的背后是天道信仰; 在具体的操作上，巫术是

通过与神灵沟通来了解吉凶，数术则是通过推求自

然之数判断吉凶。古人在判断吉凶的方法上，大致
经历了从巫通神，到借助灵物占卜，最后到通过推

数来确定吉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类理性化
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不仅反映了古人信仰

的改变，也反映了人类智慧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

迁。数术中出现了所谓的 “原科学”。谭伟［4］指
出，数术是从巫文化的氛围中孕育和分化出来的，

比巫术更系统化和理性化，更科学，有了质的变

化。认为数术是古人的科学，究其原因: 1 ) 数术
以天文、历法、乐律等为基础; 2 ) 引入了数的思
想; 3) 信仰的是具有自然力而不是具有人格意义
的天命; 4) 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运用归
纳推理解释其原因，然后运用演绎推理发现其变化

规律，从而作出其对人类吉凶的判断。它的操作过
程、认识过程、推理方法与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基本一致。同时又论述了数术从科学到迷信的演变
问题，认为从学术层面讲，数术的根本目的是对自

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寻找其
规律性，以指导人类的活动，故可说数术是科学。
后世流于迷信，不在于数术本身，而在于研究和运

用它的人及其使用的方法。如宋会群［6］通过对中
国术数文化史的研究认为，术数源于先秦，成于秦

汉，盛于唐宋，衰于清。秦汉时指以阴阳五行生克
制化、天人合一、后天八卦等为基础理论的占卜
术、方术及推理天人关系的知识系统，方法上的突
出特征是以象数、干支、符号等比拟人、事物、社
会，寻其机巧，达到经邦治国、占断吉凶、观象制
器的目的。秦汉以后，术数、方术、方技逐渐混淆
合流，唐宋时又加进了太极、先天八卦和 “图书
之学”等理论，哲理性较浓厚，断吉凶的方术大
为发展，门类及内容更加丰富。唐宋以后，天文、
历法、算术、形法、医术等逐渐与占卜分离，清中
叶以来，术数专指以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之理推算
个人命运吉凶休咎的方法与方术，作为知识系统，

已是“百伪一真”。

从上述讨论可见，术数包容了中国古代哲学、
科学、宗教信仰乃至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等，特别是
秦汉时期的术数。刘乐贤［7］认为，早期数术是一
套广为流行且具有实际功效的技术和观念，其地位

类似于今天的科学知识加迷信法术，并与宗教信仰

密切相关。李零［8］17 － 18则明确指出，数术方技既是
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

2 象数思维与数学方法

李零［8］35提出，“‘数术’一词大概与‘象数’
的概念有关。‘象’是形于外者，指表象或象征;
‘数’是涵于内者，指数理关系和逻辑关系。它既
包括研究实际天象历数的天文历算之学，也包括用

各种神秘方法因象求义、见数推理的占卜之术”。
由于术数要借助于“象”“数”来推理，故象数思
维自然成为术数方法的基本环节。近年来随着对国
学以及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研究的深入，象数思维的

研究也受到高度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一般认
为，所谓象数思维，是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
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
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
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象数
思维方法中的“数”侧重于定性表象，这种 “数”
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 “象”［9］。宋会群［6］通过对
术数的研究也认为，“数”在秦汉指历数，以后指
气数、运数、数理，成为可赋其象以归纳推理人与
自然、社会某种关系的不能精确计算的纯数。张其
成［10］则认为，在古代 “数”有计量、通神、明理
三大功能，其通神、明理功能的增强即形成 “数
术”。而在中医学中，象数之数更多地是作为一种
模式或模型用于理论的推演与建构，如天、地、人
三才与三部九候、天五地六与五脏六腑及五运六气
等，看似是数学计量的一些问题，也隐含着象数推

理的内容，如《灵枢》有关经脉长度与血气运行
度数的论述，即借助了象数推演［11］。大概正由于
此，邱鸿钟［12］称: “中医古典数学主体上是一种以
数为‘象’进行推演的哲学”。
由上可见，不论是象数之数还是术数之数，与

一般数学之数不同，它没有单位，没有大小可比

性，也没有精确计算之性，更是只有整数没有小

数，更多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质的而非量的特征，主

要并不是用来计算，而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

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
化。象数思维与运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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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量的分析、描述、推导和计
算，以揭示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数

学方法，并无相关性。

3 术数与《伤寒论》组方的关系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一文
认为，基于现代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对 《伤寒论》
组方规律研究为其薄弱环节，提出从象数结合的角

度，对《伤寒论》113 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及
预后判断等进行归类、分析，逐方阐述其可能的象
数机制，恰恰是混淆了术数、象数思维与数学方法
的区别。从“《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的角度而
言，可以区分为古代哲学思想、科学、思维方式乃
至宗教信仰等不同层次或方面，恰好缺少数学方

法，故不可能借助于术数方法解决 《伤寒论》组
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等问题。即或是最初的组
方受到术数方法的启发，其后也必然经过临床实践

加以验证，无效者自然被淘汰。反之如果将数学之
数和象数、术数之数混淆使用，则很容易将研究工
作引入歧途。具有代表性的可谓刘力红［13］对 《伤
寒论》组方用药规律的术数说明，如其解释小柴
胡汤时认为，该方用药七味，七为火数，这说明它

用的是火的格局，与少阳相火相应。柴胡用八两，
黄芩用三两，三、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
卯、辰之数。这一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
性用以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但 《伤寒
论》中用柴胡的方剂 7 首，有 6 首中柴胡与黄芩相
配伍，其中小柴胡、大柴胡、柴胡桂枝干姜汤 3 方
柴胡用八两，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四

两，柴胡加芒硝汤则用二两十六铢; 6 首方剂中黄
芩用量也有 3 方并非三两，如柴胡桂枝汤、柴胡加
龙骨牡蛎汤为一两半，柴胡加芒硝汤则为一两。上
述用量恐怕难以用象数之学完全加以说明。况且
《伤寒论》113 方中，药用 7 味的方剂共 14 首，并
不限于小柴胡汤，其他如大青龙汤、半夏泻心汤、
旋覆代赭汤、葛根汤等，并不完全与少阳相火相
关。另如对白虎汤、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当归
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等解释，都存在着类似的问

题。如此这般，将活生生的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与
药效学研究，填充在古代八卦的占筮构架之中，以

占筮代替对疾病的诊治，以巫术代替医学，将对医

药学的研究转换为对术数的研究，势必造成中医学

术的倒退。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的研究，充其量是发

生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有助于厘清 《伤寒论》组
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历史背景，明确其
组方用药的思路，但尚未涉及其发生的实践经验基

础。因此，很难说探索 《伤寒论》中各药物剂量
的术数联系，就能从经方这个源头上引导中医临床

回归，为恢复中医传统理论本色提供科学依据。
纵观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大体上都是从巫术

走向科学，从自然哲学不断分化出新的学科，在学

科不断分化的基础上，当代又逐渐走向融合发展的

道路。反观中医学术的发展，学科分化不足十分明
显，由此也造成了学术发展的停滞不前。而 《伤
寒论》组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等问题，特别
是各药物的剂量关系，本质上是基于临床经验总结

的科学问题，目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方药量效

学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14］，而如果将此类科

学问题回归到科学与迷信交织在一起的术数机制研

究，则值得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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